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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视纪录片《我住江之头》

在央视热播，在该片第二集的几个故
事中，有一个讲述了吴永林在青海湖
畔守护普氏原羚20载的经历。比大熊
猫还珍贵的普氏原羚，野外种群数量
从曾经的不到300只增长到今天的接
近3000只，这种喜人变化，离不开政府
部门、科研人员以及当地牧民的努力，
也离不开像吴永林这样长期扎根野生
动物保护一线，把野生动物当作孩子
一样悉心呵护的管护员。

像吴永林这样的管护员，大多不
善言谈，只知道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生
态环保事业中。但我们分明看到，在
他们身上，有“天地与我并生”的环保情
怀，有“万物与我为一”的仁爱精神，也
有认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全力以
赴、踏踏实实把它做到极致的“一以贯
之”精神。

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草原上、森林
中作管护员。但我们明白，万类竞自
由的野生动物天地，有赖于吴永林们
的无私坚守，也有赖于来自你我他的
呵护。

2022 年 2 月 18 日，《青海日报》刊发

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通讯《“1 个”和“66

个”：青海湖畔特别的“团圆”》，介绍了青

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青海湖南

岸普氏原羚保护站管护员吴永林 20 年

来精心抚育管理，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普氏原羚保护站救助的普氏原羚由

1只发展到 66只的故事。

看完新闻，我不仅感慨万千，回想起

近 20年来耳闻目睹吴永林一心扑在救护管理

工作上，视普氏原羚为自己的孩子的感人事迹。

一

我从事的是全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和野

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1985年

第一次跟着老调查队员们规划从青海湖鸟岛

管理站至鸟岛的 14公里道路，从那时起，我每

年都要去几次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保

护区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座谈。这些年来，我

渐渐与他们都熟悉了，还和有些人成为了要好

的朋友。2001年，在座谈会上多了一位戴着眼

镜和军帽，风纪扣紧扣的中年男子，我以为是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新调进的专业技术人员，座

谈中得知是今年来的转业军人，负责普氏原羚

救护管理工作。我私下问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领导，把普氏原羚救护这么重要的岗位交给一

个不懂专业的人，能行吗？局领导望着我一脸

疑惑的样子，笑着说，别看吴永林没学过专业，

工作可认真了，是他自告奋勇要求到许多人不

愿意去的普氏原羚救护中心工作的。青海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斑头雁、棕头鸥和鸬鹚等

候鸟以及生态系统作为主要保护对象，每年 3

月，候鸟陆续迁徙到青海湖生儿育女，到 10月

底又带着儿女们去南方越冬，近 5个多月时间

青海湖没有候鸟，管理人员也就轻松了，而普

氏原羚救护站一年四季天天得有人看护，大年

三十也得有人值守，有伤病的普氏原羚需要喂

药喂饲料，幼羚要喂奶，天天离不开人。吴永

林一心扑在普氏原羚救护管理工作上，买了许

多野生动物救护方面的专业书籍认真钻研，并

虚心向老技术人员请教，已掌握了不少专业知

识。

此后，每次去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我都要去普氏原羚救护中心，看看那些因受

伤或遭母亲遗弃而被吴永林“收养”的幼羚。

看到救护中心一只只活蹦乱跳的普氏原羚，

一见吴永林就争先恐后地围拢过来，跟着他

转，我知道吴永林已经和这些草原上的精灵

们融合在一起了。久而久之，我也与吴永林

成为好朋友，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就在省林业局的办公楼内，他来办事时到

我办公室坐坐，我每次去青海湖都要到普氏

原羚救护中心看看，对吴永林有了更多的了

解。

1963 年 4 月，吴永林出生在青海湖东北

岸的海晏县银滩乡西岔村。从小他就与青海

湖和青海湖畔的普氏原羚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记事开始，印在脑海中的是每天太阳升起

时父辈们就赶着牛羊在青海湖边放牧，日落

时赶着牛羊进圈。等他稍大一点的时候，利

用星期天和假期跟着父亲到草原上放牧，绿

色的草原上远远地看到一座座褐黄色的沙

丘，沙丘背后是蔚蓝色的青海湖。在草原上

偶尔能看到几只或几十只一群的野羊，从父

辈们那里知道那是“滩黄羊”。那些滩黄羊与

他家的羊群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边吃草

边抬头探望。当他和父亲赶着羊到达草原深

处时，那些滩黄羊就一溜烟地跑到高高的沙

丘背后，不见了踪影。第二天一早，太阳又升

起，当他和父亲挥动牧鞭，驱赶牛羊群走进草

原时，又远远地看到一群群滩黄羊在草原上

安详地吃草。滩黄羊始终与他家的羊群若即

若离。偶尔在草原的低洼处或沙丘地带，与

滩黄羊迎面相遇，滩黄羊突然遇见人，被惊得

四处逃散。吴永林看清了擦边而过的滩黄羊

的模样，滩黄羊并不比自己放牧的绵羊小，大

羊体长都在一米以上，肩高约 50厘米，公羊长

有 一 对 有 环 棱 的 黑 色 硬 角 ，角 尖 相 向 对 弯

着。母羊不长角，体型比公羊小。滩黄羊全

身黄褐色，嘴唇黑色，腮帮、四肢内侧、腹部和

屁股都是白色，尾巴为棕黑色。

被惊得四处逃散的滩黄羊很快又聚拢在

一起，由一只体壮的雄羊带头离开，它们前后

肢分别并在一起,后肢用力后蹬,身体跃入空

中,着地时用力后撑,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波

浪起伏的曲线,分外优美。滩黄羊很快不见

了踪影，却给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滩黄羊的吴

永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自己家乡的草原

上生活着如此美丽的野生动物而自豪。

二

1982 年 10 月，19 岁的吴永林应征入伍，

穿上绿军装来到军营。在部队服役 18 年，他

从一个普通士兵干起，1985 年 10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取得少校军

衔。2001 年 7 月，在消防部队服役 18 年的吴

永林转业，在众多的可供选择的单位中，他陷

入了深思。

吴永林参军离开家乡时草原尚未实行承

包。后来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家乡的草地被

划分和承包。2 年后他回家探亲，发现昔日一

望无际的草原被人为地拉上网围栏，把滩黄羊

自由生存的空间隔离开来，使之成为多个相对

独立的种群。听父亲和村庄里的人说，因网围

栏高达 1.5 米，上面有刺丝，滩黄羊不能跳跃，

在遇到狼等天敌追捕时，滩黄羊仓皇逃窜，跳

跃网围栏时经常挂在围栏上被活活困死或被

狼吃掉。自从听说了滩黄羊的生存状况后，吴

永林时常为家乡草原上的精灵深深担忧。

转业时，大多数人想办法到好一点的单位

去，希望得到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给妻子

儿女创造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而吴永林脑海

里浮现的是故乡大地上美丽的青海湖，环湖草

原上的滩黄羊。他毅然决然选择了青海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到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

后，吴永林了解到，生活在故乡土地上的滩黄

羊学名叫普氏原羚，是现仅存于青海湖畔的珍

稀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140 多

年前，俄罗斯博物学家普热瓦尔斯基曾在内蒙

古鄂尔多斯草原发现这一物种。此后，内蒙古

包头、甘肃肃南、宁夏银川、新疆卡尔求卡荒漠

草原、西藏昌都和那曲地区东部、青海祁连山

地区等地均采集到相关标本。从此滩黄羊以

普热瓦尔斯基的名字命名，学名叫“普氏原

羚”。普氏原羚曾经的家园很大，20世纪初期，

曾广泛分布在内蒙古、青海、宁夏、甘肃和新

疆，种群数量巨大。可是，随着人类活动的发

展，其它省区的普氏原羚已经消失。20世纪末

时，地球上的普氏原羚种群数量只有 300只左

右，都生活在青海湖周边。生活在青海湖周边

的普氏原羚的生存环境也很不乐观，不断扩展

延伸的公路，以及各类旅游景点的开发等，导

致普氏原羚种群被分割，近亲交配频率增加，

种群繁殖率、幼子存活率降低，抵抗力、生存力

减弱，故而一旦遇到疾病等灾害，极易造成局

部小种群的灭绝。它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羚

羊专家组在《全球羚羊保护行动计划》中名列

首位的濒危羚羊类物种。动物专家认为普氏

原羚比大熊猫和藏羚羊等更为珍贵，若不加以

保护，就有灭绝的危险。

吴永林选择了从事普氏原羚救护管理工

作。他暗暗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

普氏原羚保护事业。

三

吴永林转业到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后，起初的工作是和同事们在自然保

护区普氏原羚分布范围内开展巡护工作。他

们在巡护中时常发现伤、病、残的普氏原羚。

大部分是普氏原羚逃避野狼、狐狸的追捕，挂

在网围栏上致残，或者是在逃亡中奔跑速度

过快，跌进沟里摔伤的，也有刚出生不久被母

亲遗弃的幼崽。

2003 年在野外巡护时，吴永林第一次救

助了一只受伤的普氏原羚。为了给那些需要

长期医治和救护的普氏原羚一个安稳、祥和

的家园，2004 年，在省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共同努力下，在离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 13公里鸟岛附近的一块较为平

坦、牧草茂盛的草原上，建立了普氏原羚救护

中心，草场面积 233 公顷，用网围栏围起来。

把救护后依然带着伤残、不能放归野外的普

氏原羚长期饲养起来，避免它们再次受到野

狼和狐狸等天敌的伤害。救护中心建成后，

吴永林被调配到普氏原羚救护中心做负责

人。每当有受伤的普氏原羚被送到救护中

心，吴永林和一名叫雅丹增的牧民就一起给

它们包扎、打针、喂药。等伤情完全恢复后，

再把它们放进救护中心的草原。在救护、治

疗救护中心的普氏原羚的同时，吴永林也用

自学的救护知识救护野外受伤的普氏原羚。

2013 年 8 月 5 日，吴永林在甘子河发现了一只

腿部严重受伤的雄性普氏原羚，吴永林给它

做了接骨手术后精心护理和喂养，康复后它

的一条腿有点跛，放归野外容易受天敌捕食，

就一直将其饲养在救护中心。

日月穿梭，时光如箭。短短几年间，受到

救护的普氏原羚数量不断增加，对有些经过医

治恢复健康，能适应野外环境的，就及时放归

自然。不能放归自然的许多适龄的雌雄普氏

原羚，在温馨的家园里开始谈情说爱，生儿育

女。早在 2003 年，吴永林救护的一只雌普氏

原羚就成功产下第一胎幼仔。那是 2001 年，

一只幼小的雌性普氏原羚在跨越网围栏时受

伤，被一位藏族牧民救下，吴永林和同事一块

把它接回来喂养，并给它取名“玲玲”。2 年后

玲玲长大，到了做母亲的年龄，2003 年 8 月 6

日，它诞下了世界上第一只在人工饲养环境下

繁育的普氏原羚幼羚，吴永林给幼羚取名为

“陶陶”。救护中心第一只普氏原羚的诞生，给

吴永林带来极大的鼓舞。据长期从事普氏原

羚研究的专家讲，普氏原羚的人工饲养和繁育

非常不易，如果能通过人工繁育的方式建立人

工种群，对这个物种的保护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此，吴永林将精力逐步向普氏原羚人工繁

育倾斜。

在吴永林和同事的精心饲养与照料

下，2004 年和 2006 年又各产下一只幼崽。

在高兴的同时，吴永林也经历了在产羔季

节，因难产普氏原羚母子都死亡的事件，吴

永林眼巴巴地看着将要问世的普氏原羚夭

折母腹，十分惋惜。他暗下决心，学习给普

氏原羚接生。

在短短的时间内，吴永林不但学会了

给普氏原羚接生，还自己摸索自学兽医知

识，成了一名比较专业的兽医。每次有受

伤的普氏原羚送到救护中心，他都亲手包

扎、打针、喂药、喂食。救护和繁育成活率

也不断提高，到 2008 年时，共从野外救护

伤、病、残普氏原羚 17 只，人工繁育 12 只，

救助中心普氏原羚总数达到 29 只。每年

的繁育成功率也不断提高，2012 年繁育 6

只 ，2018 年 繁 育 12 只（其 中 一 对 是 双 胞

胎），2019 年繁殖 12 只，2020 年繁殖 15 只，

2021 年又繁殖 15 只，使保护站的普氏原羚

达到 66 只，这为普氏原羚的基因保留、种

群 恢 复 、野 外 放 归 积 累 了 宝 贵 的 实 践 经

验。救护中心建立以来，还有 20 多只救护

的普氏原羚身体康复后，达到野外放归条

件，都成功回归大自然。

除了在救护中心精心救治、饲养、繁育

外，吴永林还抽时间参与野外观察、救护、

接生等工作。每年 7 月至 8 月，普氏原羚进

入繁殖期。普氏原羚的产羔地分布在青海

湖南岸、西岸、北岸以及东岸长四五百公里

的草原地带，这个季节就有狼、狐狸等天敌

跟踪普氏原羚，这是难得的观测记录普氏

原羚与其它动物如何相处的机会，吴永林

十分珍惜。繁殖期间，如果其他巡护队员

发现了受伤、落单的普氏原羚，送到救护中

心救治，吴永林就来回在救护中心和野外

产羔地两头跑。一顶户外小帐篷、一床被褥、

一个望远镜、一台照相机、一个煤气灶、一部

笔记本电脑是他的全部家当，也是开展监测

工作的全部设备，方便面、矿泉水、馒头时常

是他的饭食。在野外普氏原羚繁殖区搭起户

外帐篷，化身“羊羔奶爸”“接生婆”，整日整夜

看护待产的母羚，遇到难产的普氏原羚，他就

承担起接生任务，帮助普氏原羚顺利产下一

只只小幼崽。2012 年开始第一次给难产的普

氏原羚接生，他创造了普氏原羚保护历史上

对难产母羚人工接生并获得成功的先例，到

2021年共完成了 5次人工接生。

2020 年 7 月 13 日，吴永林在开展常规观

测时发现一只雌性普氏原羚出现流产现象，

马上采取了隔离措施并进行观察。7 月 14 日

早晨，一只已经死亡的雌性幼羚脱离母体。

下午，这只雌性普氏原羚出现了子宫外流现

象。为了保证雌羚的生命安全，吴永林立即

与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的兽医专家取得联

系。专家团队立即赶赴现场，对其子宫进行

清洗、回位、缝合，成功地保住了这只普氏原

羚的生命。

2015 年以来，青海湖水位不断上升，原在

鸟岛附近的普氏原羚救护中心的草场被大面

积淹没。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青海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通过制定周密详细的迁

地救护工作方案，于 2017 年 12 月进行了抢救

性迁地保护工作，将原救护中心的 28 只普氏

原羚迁至青海湖南岸普氏原羚保护站救护。

在新的保护站，在做好救护和哺育工作

的同时，吴永林还积极开展普氏原羚的保护

宣传工作。2019 年 5 月“普氏原羚科研宣教

中心”在青海湖南岸普氏原羚保护站成立，在

两年的时间里，吴永林自己购买照相机，自己

照相、采集视频、编辑课件，已成功举办了以

《保护青海湖，我们在行动》为主题、以普氏原

羚的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科普宣传、宣教活动

200 余 期 ，省 内 外 中 小 学 生 、国 际 留 学 生 等

2500余人次参加了科普宣传学习活动。

坚守青海湖畔 20 年来，吴永林将全部的

身心投入到普氏原羚的救护和管理工作中，

20 个除夕夜有 19 个是和普氏原羚一块度过

的，他把那些救助的普氏原羚视为自己的孩

子，天天守护在它们身边。在他和同事们的

努力下，普氏原羚的人工救护和科学繁育实

现了从 1到 66的突破，种群从 7个增加到现在

的 14 个，个体数量从不到 300 只增加到接近

3000 只，种群活动范围从起初分布密集的局

部地区扩大到整个青海湖流域。在普氏原羚

种群数量不断增加的背后，有吴永林不可埋

没的功劳，领导、同事们亲切地称他为“普氏

原羚奶爸”“青海湖畔护羊人”“普氏原羚接生

婆”。

□董得红

吴永林：青海湖畔的生灵守护卫士

湟中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历史悠久。据记载，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甘肃临夏艺人王珍迁居鲁

沙尔，以铸铜为业，将其子王守礼等 5 人收为徒弟。至

清末民初，湟中银铜器加工初具规模。现在，除塔尔

寺东拉路一条街外，在鲁沙尔镇昂藏、阴坡、阳坡、南

门村和西堡镇西花园村等地也多有银铜器作坊，从事

银铜器加工的农民有两千多人，年收入七百多万元，

产品除在当地销售外，一部分远销尼泊尔和国内甘

肃、内蒙古、广东、云南、四川等省区。

湟中银铜器工匠制作的一只巨型土暖锅曾在文

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展出，受到了首都观众的极

大关注。那只高 280 厘米、口径 201.9 厘米、锅盖上盘

踞着 8 条龙的特大铜制土暖锅被众多参观者围拢着。

这只土暖锅是 72 名湟中工匠花了 2000 多个日夜精心

打造而成的。制造过程中采用了锤揲、錾刻、鎏金、错

银、镶嵌、花丝、烤蓝、挂锡、折叠、焊接、抛光等十余种

传统手工技艺，镶嵌了吉祥八宝、如意莲花等传统图

案，同时也融入了社会和谐、山河锦绣等现代图案。

这座土暖锅容积约 2.2 立方米，内分 4 个烹调空间，可

同时烹制 2头牛、8只羊和 100只鸡。

湟中铜器加工工艺图案复杂，造型逼真，表现手

法突出。艺人们常绘宝伞、金鱼、宝瓶等八宝祥徽和

曼陀罗、金翅鸟、龙、凤、雄狮、祥云、宝焰等图案，品种

繁多。生活日用器皿有茶壶、茶盖、茶托、火锅、酒具、

筷子、挖耳勺、牙签、酒壶、酒盅、酒碟、盆、碗、灯、勺、

香炉、火壶、火盆、蜡台、手炉、辫饰、耳环、项链、手镯

等。

湟中银器加工工艺则素以形薄、光亮、轻柔、质

纯、精美等特点著称。一件银器制作要经过熔银化

水、浇铸毛坯、出叶出条拉丝、塑像、鎏花、打磨抛光

后，还要经过煞金、抹金、开金、压光的鎏金工艺，千锤

百炼，才能制作出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银器来，其中所

蕴藏的匠心令人叹服。

——湟中非遗之银铜器
制作及鎏金技艺

□李少堂

宗曲河畔有遗珠

“清明”是一个重要节气，也是一个节日，称“清明

节”。传说清明节起源于古代帝王“墓祭”之礼，后来

民间纷纷效仿。在中原、江南等地，有在清明之日进

行祭祖、扫墓、踏青、植树的习俗，逐渐演变为一个传

统节日。

在西宁城区、湟源等地，大多数人在此前的“田

社”日已行过隆重的祭扫之礼，且因地处高寒，踏青、

植树此时还不宜进行，所以只剩下荡秋千、放风筝、整

理院内花园，移栽花木等习俗。但由于湟源多有内地

商人后裔，所以城关地区也有部分人坚持在清明节祭

祖扫墓。

早年间的清明时节，湟源城关地区在城内举行城

隍爷出巡盛典；在城郊北大路和城内南城壕举行赛马

会等活动。20 世纪 50 年代后，当地建立了烈士陵园，

每当清明，全县干部职工及学校师生纷纷前来举行扫

墓活动，以缅怀革命先烈。

清明时节，在民间还有“放风筝”的娱乐活动。男

孩子们在清明节前一个月就开始自制纸糊的风筝，调

整试放，比谁家的风筝飞的高。清明节这天，他们在

风筝“游绳”（牵引绳）上端拴上排香点燃，连同风筝一

起放上蓝天。香火燃到绳结处，烧断游绳，让断线风

筝渐高渐远，不见影踪。断线风筝大多会落到荒山野

岭，老人们说这是在“放病”，意思是让风筝带走病

魔。

女孩子们会借清明节温暖的阳光洗发辫、铰（剪）

头发。口中还念念有词：“清明铰头发，一年长一拃

（五寸为一拃）。”据说是清明节的一天如果铰头发，头

发会长的更快。

□董 皓

清明时节放纸鸢

对普氏原羚来说吴永林是值得信赖的。

吴永林（左一）给普氏原羚幼崽喂奶。
吴永林亲自动手给普氏原羚打针。

本版照片均由吴永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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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何
满在制作银铜器。王天皎 摄


